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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助全

山花未绽满庭荫，

梦里浅游又一春。

昔日站台追狐魅，

今朝花魁对夕曛。

岁月一晃五十载，

残月昏灯诉风尘。

青鸟无踪音讯远，

顾念还在大龙村。

诗词中的大龙村，是枝柳铁路线上的一个小

站，百姓称“大龙火车站”，隶属麻阳苗族自治县板

栗树乡大龙村境内，与非遗传承中国之美的“踏虎

凿花”所在地泸溪县合水镇踏虎村接壤。这个小站

虽不起眼，却曾是泸溪大半个乡镇的重要交通首

选，给泸溪、麻阳二县附近十里八乡的村民们带来

福祉，承载着许多人的乡愁、思念，和一代人远行的

梦想。同时，也一直温暖着我的青葱岁月。

我第一次见到大龙村这个火车站是上世纪 70

年代，当时只有十三四岁，火车刚通不久。村里有舞

龙灯的习俗，从大年初二舞到十五，我参加到其中，

走出狭小的世界，爬山越岭，走寨串户。当龙灯舞到

麻阳板栗树乡一个离火车站较近的村寨时，留宿一

夜。夜是寂静的，没有电灯、电视，点着煤油灯或桐

油灯。在那个漫长的夜里，我平生第一次听到隆隆

的火车声，悦耳的汽笛声，深感世界的美妙，激动得

难以入眠。

对于村寨的族人来说，没有几个人闯过江湖，

见过火车。次日一大早，70 多人要求休息，一起去

看火车。大家兴奋极了，就像脱缰的野马，飞快地向

火车站奔去。我也一样，欣喜若狂，耐心等待火车的

到来，却不知火车啥时到，只有参加过抗美援朝的

徐子位叔叔知道。他坐过火车，他逗我，叫我把耳朵

贴在铁轨上听，能探听到远处传来的火车声。傻乎

乎的我按照徐叔叔的方法，趴在湿润的地上，将耳

朵贴在冷冰冰的铁轨上倾听着……

终于，一列快车似猛虎呼啸而来，大家惊慌失

措，吓得远远避开，生怕被风刮倒；等火车过后，又使

劲跑到铁道上高跳着朝着远去的火车大声喊叫，挥

手向旅客致意。没看过瘾的族人们，都舍不得离开，

直到又一列慢车缓缓地驶来，停靠两三分钟，看着挑

箩筐、背背篓的商贩和学生，很羡慕他们，向往自己

也能坐上火车。站在小站坐落的山坳上，遥望绿色火

车消失在大山丛林中，蓝烟化为乌有，仿佛自己是丢

失的旅客，孤单、寂寥，阳光拉长了影子，山风凄冷阵

阵，顿感身心的清冷与茫然，前方何等渺茫。

之后的一天，同学从怀化到大龙村下，要我去

接她。那时，我正在偷看日本小说家川端康成的

《伊豆的舞女》，已经深深地融入到情感小说的光

晕中，恍惚以为我就是流浪艺人，邂逅到伊豆的舞

女薰子。那时，车子稀少，运气好还可以搭上接送

客人的拖拉机。我们错过了，只有步行，从夕阳下

山，一直沿着崎岖的泥石公路，大约走了四五个小

时。一路上，越走越黑，只有星星看着咱俩，她把衣

服撩在肩上，紧跟在我后面，一前一后。我想，她是

不想缩短间隔，也不愿拉开距离，总有一点间隔。

我转身去同她攀谈，她吃惊似地嫣然一笑，停步回

答我。当她说话时，我等着她走近，她却驻足不前。

非等我走，她才走。彼此间有种朦胧中发着芽的羞

涩和含蓄，别有青春悸动的温柔和韵味。

后来，她随父亲举家搬迁去了市里。走的那天，

我只能偷偷地跟在后面去火车站，心情复杂地目送

她和火车远去的影子。不久，我也远离故土，在外打

拼。每次回家往返，去吉首，或去怀化、麻阳办事，都

得从这里上下车。大龙村，成了熟悉的记忆，生命旅

程中拥有的不可或缺的一个节点，连接着未来。

一转眼，三十多年了，我将这首诗发给同学群，

一石激起千层浪，曾经同学的她回复说：你顾念的

大龙村，勾勒着美好，衍生着纯情与温暖！你曾经说

过大龙村是一个有缘的好地方，如果有一天离开，

你会写信，只是尚未闻到笔墨香……芳华如此匆

匆，你的诗作，让我拾起一缕清欢。

说得真好，我感谢她。那个年代，动辄得咎，命

运多舛，生活极度贫困，人生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似

是而非，无法预测将来，要实现梦想不是一朝一夕

的，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这正如她所说：有些美丽不

需要拥有，就让大龙村似山花一样，永远地盛开在

烂漫的青葱岁月。

回眸远去，从青春的罅隙中，沉淀着温暖，明媚

着芬芳。她的话，让我联想起了与大龙村有关联的

事。那次，我从大龙村站踏上火车，火车的汽笛一阵

长响，划破寂静的山空。我特意去问验票的女列车

员，她很认真地说：“现在，岁月静好，只是有人为你

流血。为了这条‘天路’，有许多英雄献身，长眠在这

青山间。现在我们才能悠闲地坐着快车，享受这大

山的美景。”得好好感谢英烈们。年轻的女列车员还

说，她的爷爷也在修这条铁路时，牺牲了。“向你的

爷爷致敬！我会抽出时间来大龙村几天，好好宣传

一下。”她听到我这样说，开心地讲，那她来当导游，

并向我报以微笑。

现在，随着飞机、高铁、高速公路的到来，每次

出行，要不从麻阳、怀化或吉首上下车，更为便捷，

大龙村成了远去的风景……每次经过此地，我总是

透过车窗，瞭望壮美的大湘西，风光旖旎，美艳惊

人，心情格外舒畅。

曾经的过往，随着奔驰的列车一闪而过，而响

亮的汽笛回荡在大山里，缭绕的白烟拂拭镕金的黄

昏……想来，总有一瞬间，让人感慨，定格着生动、

美好。那就是大湘西的大龙村吧！

李晨玮

腊月时节，一股寒潮自

西伯利亚平原腹地而来，经

吕梁、太行二山所成的通路

长驱直入，“啪”地就呼在东

山腰子的脸前。自此，那几座

一衣带水的村落就算是这远

方来客的照顾对象了。

东山首当其冲。寒潮还

未到，半坡的圆塘就已薄薄

封上一层冰。那年我同玩伴

在冰面上打斗，结果冰面开

裂，我们双双落入冰窟。不敢

回家去，整个下午我们呆立

在寒风中风干裤管，裤管却

在天色将黑时上了冻。

几阶旱田将圆塘收拢其

中 ，依 次 排 开 ，伸 往 谷 底 去

了。此刻麦苗正吐露不同程

度的翠色，浅的嫩如翠芽，深

的也不过如草色青青。连着

圆塘微泛乳白的冰面，未经

煅烧的青花釉面就漆在了山

间 豁 口 。或 浓 或 淡 ，青 白 交

织，这古板厚重的土石大山

竟被押上了写意的韵脚。再

过些时日，纷繁的雪扬下来，

将地上黄的青的黑的红的一

并遮盖。这儿，那儿，统统成

了一个样子，圆塘便就此缄

口，不为人所知了。有闲不住的村妇提木

桶而来，缓步慢行，像是误闯无声秘境的

莽客，堂而皇之地在青石阶上印下两行细

密的脚印。村妇用马勺凿冰，扣取一眼小

洞舀水。木桶将满，村妇提桶而归。先前的

足迹已被积雪吞没，木桶中晃漾的水又潇

洒种下一排。有黑鹳从山顶俯冲下来，在

房梁短暂停歇，又轻盈地展翅，间或仰头

啼叫，一阵清丽婉转的啼鸣随即横亘整座

山头。

俨然一幅浑然的山水泼墨画，山民们

将鬼斧的别裁尽收眼底，徜徉其间。

半山腰子上家家户户的瓦房错落而

建，依着山势悉数嵌入曲折回环的河谷

之 中 。不 见 房 檐 堆 叠 ，一 条 人 工 挖 凿 的

山 路 携 近 旁 的 村 落 一 起 蜿 蜒 着 捅 进 深

山。年关前后，常遇大雪封山。那年父亲

骑 车 去 镇 上 买 肉 ，不 料 大 雪 忽 然 而 至 ，

将 他 锁 在 了 山 外 。除 夕 之 夜 ，父 亲 独 自

一人守着十来斤猪肉在旅馆郁闷。大雪

久 久 也 不 消 融 ，还 时 不 时 再 盖 一 些 。年

已过得差不多了，父亲才带着发酸的猪

肉 返 回 山 中 。大 雪 封 堵 道 路 的 时 候 ，东

山 也 摇 身 一 变 成 为 陶 公 笔 下 的 桃 源 胜

境 了 。既 有“ 阡 陌 交 通 ，鸡 犬 相 闻 ”的 农

家 风 貌 ，又 不 失“ 黄 发 垂 髫 ，怡 然 自 乐 ”

的乡土人情。只不过这一切都来得更加

别 致 、精 妙 ，纯 纯 地 驻 留 在 一 幅 皓 白 的

画 卷 之 内 ，隽 永 ，风 雅 ，让 人 酣 醉 。行 走

在山里的小路上，鞋窠里永远都会混进

几粒黄土。那厚重的泥腥气似乎早已深

入我的灵与肉之中，让我始终以原住民

的身份背靠着东山取暖。我

曾 以 呐 喊 的 方 式 和 东 山 对

话，空谷中荡起的回响直直

传到山的那边。我机械地接

收着山间四时的馈赠，看冬

天衰败的荒丛在开春最先抽

枝。我也用本真的生活方式

蛰居山中，不断认识自己，也

不断考量着东山。

冬天里，草木秃得精光，

各家后门的菜地早已不出产

各式时蔬。村民们靠着地窖

里藏量丰富的疙瘩白、土豆、

白萝卜炖一锅杂烩就可以勉

强过冬。山西人的胃是专门

用来装面食的。一天下来要

是不嗦一顿面，大概是没有

力气下地干活的。即使只有

那一种浇头，村民们也能变

着花样满足味蕾。经常是母

亲在案前揉面，我用小手扒

着砧板观看。一坨面团被母

亲来回摆弄：翻过来倒过去，

揉，擀，压，扯。我看着实在心

痒痒，那手法，不正和我和泥

巴时是一样的吗？我拿起面

剂子“噌”地窜出屋外，迅速

化身为面塑大师，开始精心

地塑造起我的杰作。我会捏

一只小鸡，会捏一朵花，会照

葫芦画瓢地捏任何物件。捏

着捏着，我想起了圆塘里的小鱼，想起了

夏天里的桑葚，想起爷爷皴裂的手。想着

想着，东山的金顶又是一团皓白了。

雪落之时，山野沉寂。但东山的山民

们却并没有被冬日的萧条绊住脚步。清

晨，玻璃上爬满一圈窗花，山间迭起此起

彼伏的鸡鸣声。当男人们提着茅桶从坡上

浇下来，新的一天就此开启。火箸捅进煤

火窟里，锅里坐上小米粥，母亲舀一盆雪

到火上烧融开，洗脸……正是一年中农闲

的时候，一桌麻将总算能够搓起来了。日

上三竿，妇女们散了场，一边调侃着谁谁

谁今天又赢了多少，一边往家里赶。妇女

们做饭速度很快，倒也不是因为饿着肚的

男人在催，而是赶着要端碗出去串门。菜

刀“哒哒哒”地剁在案板上，满村都是这声

音。半个钟头的工夫，妇女们就把晌午饭

对付了。端了碗出门，随便挑一家进去就

行。屁股一沾土炕，可是就再也起不来。几

个女人聚一块，无非是谈论一些村里男男

女女的八卦，譬如谁结婚几年了还没生

孩，谁家老丈人又不待见儿媳妇了……你

一嘴我一句，碗里的面早已坨成一摊面

糊，却搅了又搅，迟迟不见往嘴里送。一碗

面吃完，侃得也差不多了，妇女们这才恋

恋不舍地回家歇觉去。

阳光斜斜照进屋内，一片光斑之上，

尘灰飘散的轨迹暴露无遗。光斑扫着水泥

地面缓慢地向里挪动，像蚕趴在树叶上啃

食。男人女人，鼾声噗噗，四仰八叉。光斑

又逡巡着爬上床，亲吻着每个人的脸。此

刻，暖阳下的东山，寂静无声了。

刘兴标

寒暑推移，衰荣可知。池塘芳草，沟壑

野菊。天涯归雁，坠坠南飞。夏矣秋至，思

绪飘拂。

秋心如潮逐浪高，任由秋思胸中浮。

一片落叶，一蓬衰草，一抹斜阳，一声雁

鸣。灼灼炎夏俟一退去，带着长河落日圆，

醉后不知天在水，枕着一船秋梦压星河。

与时令同步，与秋缘携手，走过春天繁花，

走过夏日焦灼，猝不及防，嫣然步入层林

尽染之秋国。

虽说暑气还未褪尽，无声秋色却悄然

登场。天空湛蓝如海，高远辽阔，苍穹深邃

无垠，撩人思绪。万顷稻浪碧波金黄，呈现

出乡村富强，袅袅炊烟，腾举起农家安详；

漫山红叶，留存于心，情牵遐思与向往，秋

收冬藏，传承着祖辈积谷备荒；曈曈都市，

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碌碌繁忙，追星赶

月，催发人们构建盛世家园，垒造复兴梦

想。

甫一入秋，秋雨纷纷扬扬。人之精神，

心之倍爽，胸之豁朗。站在群峰之巅，眺望

大地秀光，坡岭硕果累累，平川优物飘香。

千山巍峨峥嵘，万水齐汇海洋。放飞秋心，

抒发畅想。蜜蜂辛劳，为甜奔忙。农工倾

力，汗水流淌。兵士热血，固我国防。更有

杏林，悬壶救伤，置生死于度外，勇战病魔

新冠。忠诚铸忠魂，勇为我担当，付出君无

殇，胸怀民族之大义，不负子孙与炎黄。

春去百花落，秋来白露霜。纵观前朝

先祖，开疆拓土，只为华夏美好秋光，历代

文人骚客，面对祖国大好河山，万里边关，

淼淼海疆，逐秋日而登高，迎秋光而抒怀，

为社稷而歌唱——

唐朝秋词大家刘禹锡有诗：“自古逢

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

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其秋心豪气，历

古今而通贯。

“清溪流过碧山头，空水澄鲜一色秋。

隔断红尘三十里，白云红叶两悠悠。”宋时

程颢笔下之秋，安逸恬静，心旷神怡，祖国

河山心中藏，长江黄河腾细浪。

飒爽秋风，染红了千山万壑，吹拂着

十里荷塘，催熟了满园果香。寒冷将至，秋

菊怒放，一丛雾岚天边起，掩不住八桂灿

灿吐芬芳。

清晨，朝阳喷薄欲出，道道红霞犹如

天庭织线，染向群山，群山金碧辉煌，撒向

大海，大海泛起层层银光，秋日的太阳晶

晶明亮，爽朗的心情充溢胸腔。

登山赏菊，登高踏秋，放飞梦想。唱一

曲秋歌，赋一阕秋词，念天地之悠悠，独我

中华而和祥，观沧海之淼淼，唯我华夏儿

女福祉冠九州。年轻的你，古稀的我，让童

叟携手，走向复兴，再迎新秋，共享祖国强

盛之辉煌。

张纪鋆

溪水悠悠春自来，草堂无主燕

飞回。

隔帘唯见中庭草，一树山榴依

旧开。

——【唐】刘禹锡《伤愚溪》

第一次听说柳宗元的大名，是

在初中的语文课本上。语文老师用

磁性且空灵的声音，为我们吟诵柳

宗元的五绝《江雪》，让我记住了那

位漫天大雪之中潇洒垂钓的渔翁。

暑假，我专程从长沙赶到永州，

沿着柳子的踪迹，拜谒这位在中国

古代文学史上颇有骨气的文人。当

我伫立在柳子庙前，抚摸着斑驳的

古墙，我的灵魂早已穿越到 1200 多

年前的那个冬天。

白墙、黑瓦、青砖，一抬首，湛蓝

如洗的天空之下，巍然耸立着一座

清代风格的门楼，三个苍劲有力的

大字“柳子庙”映入眼帘。门楼下方，

镶嵌有对联“山水来归黄蕉丹荔，春

秋报事福我寿民”。柳子庙始建于宋

仁宗至和三年（即公元 1056 年），由

时任永州知府柳拱辰初建于零陵华

严岩学宫（永州文庙）东侧，时称“柳

子厚祠堂”。至南宋时迁建于愚溪之

北，后毁于战火。到清光绪三年（公

元 1877 年），永州士绅共同捐资重

建，遂成今日柳子庙之胜概。

柳子庙内部，陈列有一块国宝

级宋碑“荔子碑”。此碑由韩愈撰文、

苏 轼 书 丹 ，记 载 了

柳宗元贬谪永州期

间 的 主 要 事 迹 政

绩，故被称为“三绝

碑 ”。“ 荔 子 丹 兮 蕉

黄 ，杂 肴 蔬 兮 进 侯

堂。”当我伫立在这

古 朴 的 古 碑 前 ，凝

视着那一个个神奇

的 方 块 字 喷 薄 而

出 ，仿 佛 聆 听 到 那

悲怆而激昂的楚调

响 起 ，在 不 断 吟 诵

着一位失意文人和

这片让他爱恨交织土地的过往。

谁也不知道在永贞元年的那个

冬天里，当落魄的柳子厚拖家带口

来到这座湘南偏远的小城时，会是

怎样一种境遇。21岁考中进士，33岁

官拜礼部员外郎，并与另外一位诗

坛巨擘刘禹锡共同成为“永贞革新”

的主持者，曾经的理想、壮志却在一

夜之间化为齑粉。从庙堂之高到江

湖之远，大概也只有柳子自己才能

体会到这种巨大的人生落差吧。

零陵烟雨，十载春秋。从永贞元

年到元和十年，柳宗元在这座湘南

小城里历尽了人生悲喜。他寄情山

水、写尽疏狂，徜徉于愚溪、西山之

上，终于写就旷世奇文《永州八记》；

他关心民间疾苦、为民鼓呼，遍访渔

樵野老、老农黔首，写下《捕蛇者说》

《临江之麋》《蝜蝂传》等一大批针砭

时弊、振聋发聩的千古雄文；他在永

州城兴建学校、教化文风，被韩愈称

道“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

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

悉有法度可观”；他也曾在这片土地

之上娶妻生子，兑现了当初自己许

下的“世为永州民”的诺言。在宛若

牢笼的群山之间，柳宗元用自己的

浪漫和理想谱写出了一曲慷慨不屈

的命运交响曲。

柳子故去后，为感其恩德，永州

百姓将柳宗元奉为“柳子菩萨”，在

每年农历七月十三柳子寿辰这一天

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以此来慰藉

柳子之魂。

步出柳子庙，彳亍在新建成的

零陵古城景区，看着这川流不息的

车马繁华，我似乎猛然间读懂了《江

雪》的真谛。读懂了他“直以慵疏招

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的不甘，读

懂了他“今年幸少丰，无厌饘与粥”

的闲适，更读懂了他“共来百越文身

地 ，犹 自 音 书 滞 一 乡 ”的“ 千 万 孤

独”。所谓“千山鸟飞绝”，柳子何尝

不是借独钓之渔翁，来写尽自己的

抱负与雄心？

诚然，柳宗元是不幸的。残酷的

政治斗争和多舛的命运，将他的壮

志豪情最终淹没在荒僻之地的烟瘴

薜荔中。但柳宗元也是幸运的。永州

的山山水水成就了他的千秋功名，

他的豁达风骨也成就了永州的山山

水水。蓦然回首，蜷缩在一片人间烟

火气中的柳子庙，如同一千多年前

那样凄凉萧索。独立于柳子庙前，凭

栏远眺，唯见潇湘浩荡北去，高楼深

处，人影寂寥。柳子厚精彩、孤傲却

又不平凡的一生，正如同万古长夜

中的一点烛火，点亮了尘世中每个

失意人心中的明灯。

陈爱民

质量不代表品位，全球如此

和疫情赛跑，速度也参差不齐

所以，各个国度的街巷和村落

风景线的内涵，显得深深浅浅

在流水线上和线下，口罩只履

行程序

戴的态度既是自律，也反映道

德的秩序

为什么？口罩被抬上议会大厅

反复审议

为什么？口罩又关乎选举的潮

涨潮落

为什么？假人权的面纱竟然冠

冕堂皇

我们不管，只把自己佩戴得严

格整齐

确实，嘴和脸看上去，有些隐晦了

但眼睛更明亮，目光也更深邃

声音呢，多了简洁，也多了浑厚

是的，全国的口罩都倾听北京

的心跳

武汉更强大了，南京更硬朗了

于是，东方的方案，多么坦荡浩大

我娘，八十二岁的老太太，小学

文化

在一百公里外的山旮旯，发动

着“战争”

她虽然倚老卖老，威望却不断

攀升

她不准我们回村给她祝寿做酒

她架空了全村的麻将和聚餐

每天清早，她一定要在群里发表：

“大家要心齐，都听中央的。

口罩注意戴，气死那新冠。”

娘的诗很直白很坚决，一下子

广为传播

我们努力悟透，然后倒背如流，

不断落实

地球继续运转，生活肯定向前

我们稳定自己，我们稳健赶路

口罩，打磨好语气，呼吸每一寸

时光

我们承认，它，已经是绰约的风姿

汉诗新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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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推介

李 晨 玮 ，2001

年 出 生 于 山 西 晋

城 ，现 就 读 于 湖 南

师范大学文学院写

作与演说创新班。

秋心如海多遐思

湘江短笛

大龙村里的青葱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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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的格调


